
宝
藏
就
在
脚
下

—
—
评
漫
画
《
渴
望（

渴
望）
》

林
积
令

《 渴望（渴望）》
这幅漫 画是在陕西 电
视台 举 办 的 长 岭 杯
《 屏幕与观众 》漫画
大赛 中 的 获奖作品 。
这是一件反映生 活情
趣的 歌颂漫画 。画面
上表现的情节是 电视
台播 放 电 视 连 续 剧
《 渴望》，观众正看
得出 神入化的时候 ，
突然宿舍 里公用 电闸
上的保险丝烧断了 ，
整个楼房变得一
片漆 黑 ，各家各
户不约而 同地跑

出来 ，十 几道 手 电光柱一齐 向
保险盒上聚焦 ，有人还递 上 去
备用 工具 ，道道强光 充分表达
了广 大 电视观众如饥似渴 的焦
急心情 ，虽然画面上 只有一个
人，但这场面使人感到热烈 、
壮观 、真像是全楼人在齐声 高
唱着 一 曲 团 结协作的颂歌 。

作者雷瑞之通过这
个生 活 中 常见的瞬 间 ，
从一个侧面较好地反映
出观众多么喜爱那些反
映群众心声 、贴近群众
生活的文艺作品 ，这就
是这幅画的主题所在 。

这幅画好就好在构
思比较新颖 ，生活味道
浓郁 ，画 中 的事情就像
发生在我们 自 己 身边一
样，很容易拨动读 者 共
鸣的心弦 ，再加上画面
构图 简 洁明快 ，色彩对
比强烈 ，寓意 曲折含蓄 ，
题目 点得 调皮 ，能给人
一种美 的愉悦感和生活
亲切感 。

这幅 画 启 示 我们 ，
真正 来 自 生 活 的作 品 才能
新颖独特 、不 落俗套 ，才
能避免创作 上 与 人“撞车 ”
和图 解概念 的现象 。生 活

本身 是 五 彩滨纷 、变化万 千 的 ，每天发生
在我 们 身 边 的 细枝末 节 往 往 是 漫 画 创作
的极好 素 材 。像这幅画所 反映 的 事情 ，我
们几 乎 都遇 到过 ，但却 没 有抓住 ，这是为
什么 呢 ？我想关键在于作 者 要 充 当 生 活 的
“ 有 心人”，要具 备 一 双 明 察秋毫 的 眼 睛 ，
要相信 创作 的宝藏就在 自 己脚下 。

生活 是文 艺创作 的 唯 一 源泉 ，这是 一
条颠扑不破 的 真理 。只有 不断 深入生 活 ，
用心 去 观察 、去 感受 、去 发掘 、坚持 有 感
而发 ，才 能创作 出 像《渴 望（渴 望）》这
样能 以 小 见大 、富有 人情 味 、富 有 艺术感
染力 的好作 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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轶事内幕　郑 毅　梁 昕 文

北京，揭开“十佳礼仪小姐”内幕
由北京新 世纪饭 店 、中 国 国 际航空 公 司

等单位联合主办的“北京旅游 黄金年新 世纪
十佳礼仪小 姐大奖赛 ”的决赛晚会 上 ，中 央
电视台 、北京 电 视台 各有 两 三个摄制组现场
拍摄 。如此殊荣 ，多 年罕见 。

谁曾 想 ，出 人意料 的场面 出 现 了 ：晚会
结局 引 起观众 、记 者 的颇多 非议 。

“ 形 象 太 一 般 ，比广 告模特大赛 差远 了”。
“ 复赛 、半决赛 、决赛 ，越评越没劲”。
“ 礼仪小姐代表北京 形 象 ，应 该 漂亮些。”
“ 你们怎么选的？我们台 下 的 人怎么都

觉得 ‘十佳 ’还不如20名 ‘新世纪小姐 ’啊？”
大奖赛发起及承办单位——北京新 世纪饭店
中方 副总经理 ，也对“红 花衬绿叶 ”表示诧
异。

决赛镜头—：7号小姐 英 语“考 ”砸 了 。
7 号小姐 面对英 语提问 ，刚开 口 说 两 句就 卡壳

了。“你 还 有什 么 要
补充 的 吗？”主 持 人
着急 了。7号 茫然 。

“ 对 不 起 ，我把
7 号、8号 选 手 的 英 语

题顺序颠倒 了。”主持人致歉，“是我问错 了 题 ，
请评 委 打分时考虑。”

场上哗 然 ，一片笑 声 。
决赛镜头 二 ：礼 仪小 品 ，四个演 员 依次抽签

考选手 。
“ 不对 吧 ？我抽 的这信封 里怎么还有小 胡 子

呢？”第一个 上 台的唐杰忠 自 言 自 语 。原来，“小
胡子 ”是 第 二个演 员 化妆首具 。唐 杰忠抽错 了信
封。

主持人发现 出 错 ，立 即 以“麦 克 风 故障”为
由冲 断比赛。燃后 ，唐杰忠 二 次登台又抽一次 ，
开始对号“考”选手 。

两个镜头露 了 比赛的 “底”——“台词”预
先都背好 了 。难怪细心的观众有被“愚弄 ”之感 。

更让人难 以置信 的是，“十佳 ”决赛成绩 在
决赛 前 已 拟定 了 。据 了 解 ，排练时 ，决赛评委通
过与选 手 接触打 “印象分”，彩排时则“试打分”，

决赛 晚会 无 大 差 异 ，
就“按 既 定 方 针 办 ”
了。

在晚 会 电 视 文
学台 本 上 ，除 跳 舞
外，还 有 唱 歌 ，讲 故
事两 项 ，可 在 决 赛 前

几天 突 然变成 只 剩舞蹈 了。“十佳 ”中 有 人就此
提过建 议 ，给每 个选 手 两 分钟 展 示各 自 特 长 ，可
是被 导 演拒绝 。

多数人被迫 “扬短避长 ”而少数 人 却欣然 “扬
长避短 ”受过三 年 专 业 舞 蹈 训 练 的 杨 森 ，在 决赛
彩排时唯 一被安排 表演独舞 ，并 在 彩排决 赛领奖
场面 时站在最前 面——特 等 奖 位 置 （以 后依次为
一、二 等 奖 及新世纪小姐）。果然 ，杨获特 等 奖 。

6 月 24日 下 午 ，距 半 决 赛 开 始还 有 几 分钟 。大奖 赛
裁判 长 手 拿 当 天参 赛 的 选 手 名 单 ，找 出 国 际 航空 公 司选
手，对 半 决 赛 评 委 、北 京 礼仪学校校 长 李 柠 指 名 关照 ：
哪些人要 上 ，哪 些 人 要 下 。于 是 ，李 在 自 己 选 手名 册 上
的这些选 手名 字 旁 作 了 记 号 。比 赛 开 始后 ，她仍按 自 己
的判断打分 ，没有 “从命”。

决赛 晚 会 前 ，李柠打 电 话 给赛场公 证 员 ，披露 了 做
手脚的 丑 闻 。

公证 员 在 接 到 李柠 的 电 话 后 ，即 向 决 赛 各位评 委 打
招呼：“请 评 委打分 时 不 要 受 外界 因 素 干 扰。”可 是 ，
此刻 ，事实 表 明 ，不论 是李柠 的 电 话 ，还 是公证 员 的招
呼，都 已 经晚 了 。

记者 在 北 京市 公 证 处 查 阅 大 奖 赛存 档时 发现 ，在有
某评 委 签名 的 半 决 赛 成绩 册 上，“国 航 ”的 几位选手 名
下，分别 注有“√×”，前 者 分 高 ，后 者 分低 ，而这恰
恰与 李柠 评 委 受 到 的 “哪 几个 上 ，哪 几个 下 ”的授意吻
合。

通过 查 看 成绩 单 ，记 者 发现 ，若 干 评 委 的 “改分 ”
呈现 一 种规律：“国 航 ”选 手 多 被加 分 ，非 “国 航”选
手大 多 减 了 分 ，同 时 “国 航 ”选 手 加 谁 、减谁 都趋 向 一
致……　这难 道 是偶然 的巧 合吗 ？

风土 人 情　桂 维 诚

奇特 的 衣食 住 行

2 0年 前 的 一 天 ，我在 宁 波 插
队忽接 到 在 长 武农 村 战 天 斗地 的
“ 插兄 ”们 的 来信 ，邀我到他们
的集体 户 去 玩玩 。千 里 迢 迢 ，一
路风尘 ，终 于 与“阳 关 故 人 ”相
逢在 黄 土 高 坡 的 窑 洞 里 。这次 出
门在 外 ，衣 食 住 行 妙 趣横 生 ，至
今难忘 。

先说 “住”。早 知 窑 洞 冬 暖
夏凉 ，非 经 亲 身 体验 不尽信 然 。
入夜 ，我们 光 着 膀 子 钻在 一 个被
窝里 ，干 马粪烧得 土炕热腾腾的 ，
熨得 整个 身 心 有 说 不 出 的 舒坦 。
寒冷 的 北风在耳畔凄厉地呼号着 ，
但却 无 孔 可 入 。黑 灯 瞎 火 的 神聊
胡侃 ，早 忘 了 许 多 坎坎坷坷 ，真
是“少年 不知愁滋味”。

再说 “食”。
宁波 人 说 “跑 过 三
关六 码 头 ，吃 过 奉
化芋 艿 头”；恐怕
谁也没 有 吃过 “乌
鸦炸 酱 面 ”吧 ？那
黄土 高 原 的 穷 山 沟 ，老鸦也饿得整天
价在 窑洞 顶上打转 ，聒噪得心烦 。一
位“神弹子 ”用 弹 弓 打 下几 只 ，拔毛
剖肚 剁碎炸 酱 ，做成“臊子”，泼 上
辣子 ，浇在韧 而滑 的拉面上 ，一人一
大海 碗 ，唏唏 溜溜直吃得 大汗淋漓 ，
连叫 痛快——正宗 的 西北风味 ！那乌
鸦肉 人说膻酸难吃 ，其实妙不可言 。

说到 “衣”。则与“行”密切相
关。那 年 月 知 青凭着 一 身 国 防 绿 的
“ 红 卫 兵 ”服 ，跑遍天下 ，不花分文 。

我们 这 一 伙 “乘 白
车”早 乘 出 了 门 道 。
在偏 僻 的 山 沟 沟 ，见
一辆 卡 车 驶 来 ，一 个
代表 上 前 与 司 机 交
涉，未 等 谈 妥 ，后 来
一大 群 早 就 爬 上 了
车厢 ，死 活 也 赶 不 下

来。后来 司机都学乖 了 ，只要见是知
青拦车 ，反而一踩油 门 加快 了 速度 。
不过也有例外 ，有 的 司 机如见是女知
青，或许是动了恻隐之心 ，或许是“异
性相吸 ”之故 ，往往会停 下来 。这一
回一位老弟冥思苦想 ，忽生一 计 ，回
去乔装 打扮一 番 ，身披花掛，面蒙头
巾，须 眉 宛 然变 巾 帼 ，袅 袅 婷婷 立于
路正 中 ，一 个 略 带 夸 张 的 女 性 化 招
手，竟 使 飞 车 戛 然 而 止 ，埋伏 两 边
的男 同 胞们顿时 一涌而 上 ，那位 老弟
扯去 头 巾 ，随 手 扔 给 司 机 一 包 烟 ，道
声：“谢 谢 ，师 傅 ！”一 头 钻 进 驾驶
室。司 机 自 知 误 中 圈 套 ，但又 不好意
思发火 ；于 是 车轮滚 滚 ，一路风尘 回
西安……

哦，这 奇特 的 “衣 、食 、住 、行”，
带着 那个时 代 的 印 记 ，永远 记录在我
们这一代人的 人生体验里 。

乘龙 的 人

袁景 智　摄

广告的 生命

郭福 有

发
展
商
品
经
济
是
离
不
开
广
告

的，
一

则
广
告
如
果
失
去
了
真
实
和
准

确
性，

人
们
一

次
受
了
骗，

其
产
品
的

生
命
也
就
乌
乎
哀
哉
了。

阅
读
报
纸、

收
收
电
视、

听
收
音

机，
各
种
类
型
的
广
告，

渗
透
到
社
会
生
活
各
个
角
落。

谁
家
产
品
新

颖、
质
量
又
好，

那
家
手
术
高
明，

态
度
和
善，

人
们
一

是
听、

看，

二
是
亲
身
深
入
现
场
挑
选
和
试
验。
不
入
虎
穴，

凭
大
吹
大
擂
邮
购，

而
上
其
当
者，
屡
见
不
鲜。
有
些
厂
家、
推
销
者，

明
知
产
品
不
过
关，

花
钱
给
字
眼
披
上
华
丽
的
外
衣，
骗
其
非
道
德
的
收
入，

奉
行
的
是
旧

社
会
奸
商
的
市
侩
哲
学，
一

但
真
实
面
目
被
揭
穿，

消
费
者
怎
能
不
愤

恨
唾
骂。
虽
捞
得
几
个
不
义
之
则，

丧
失
了
作
人
的
善
良
品
德。

笔
者
前
不
久，

从
本
省
一

家
报
纸
广

告
获
知
邮
售
花
种，
千
里
之
遥，

钱
上
籽
来，

籽
出
苗
今
有
尺
余
高，

华
丽
的
籽
名，

开
的
数
种
竟
是

野
外
可
觅
到
的
野
花
野
草。
难
怪
妻
子
打
趣
的
对
我
说：

“
你
呀
！
看
那
几
种
花，

翻
山
越
岭
到
咱
家

落
户，
临
近
河
滩
都
可
找
到。

”
不
说
邮
购，

下
种、

施
肥、
浇
灌、

松
土，

侵
占
了
不
少
我
工
余
饭

后
阅
读
的
宝
贵
时
间，
如
今
心
也
淡
了，

在
烈
日
下
让
它
自
讨
活
命
吧
！
这
是
欣
尝
看
的，

那
么，

还

有
吃
的、

穿
的，

通
过
广
告
媒
介
传
播，

如
种
花
之
悲，

亦
有
所
见。不

过
绝
大
多
数
广
告，
尚
能
重
视

其
真
实
性
，
言
符
其
实，

令
人
钦
佩，

在
誉
满
四
方，
广
纳
顾
客，

货
畅
其
流

中，
招
财
进
宝
，

为
国、

于
民、

对
企

业
和
厂
家
，三
兼
顾，

在
竞
争
中
永
立

不
败
之
地。

作
为
社
会
主
义
的
舆
论
工
具，
万

不
可
毫
无
选
择
地
滥
登
广
告，
亦
不
能

以
为
谁
出
钱
多
就
不
管
内
容
如
何，
开

其
绿
灯。

使
人
们
真
正
信
服
舆
论
工

具，
对
确
定
刊
登
的
广
告，

进
行
事
前

审
查
，

是
十
分
必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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